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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德 州 <<<<

满满村村都都是是京京津津沪沪冀冀牌牌照照私私家家车车
本报记者 李榕

地点 乐陵市朱集镇

拜年磕了几十个头
本报记者 张磊

地点 济南济阳双柳村

烟花炫富何时休
本报记者 孙婷婷

地点 聊城茌平县

除夕当天下午，我们一家赶到老
家济南济阳双柳村时已天黑。家人早
已准备好一大桌菜肴。春晚完后刚过
12点，吃完饺子大拜年就开始了。

在先人牌位前，铺一块软垫子。作
揖过头顶，下跪给先祖磕四个头，然后
爷爷、奶奶、大伯、大娘等凡是长辈每
人都要磕一个。而作为家里最小辈份，
每年拜年磕头足有几十个。

家里拜完年后，已是凌晨一点多，
各自回房休息两个小时后，大约四点钟
天还未亮，家里上上下下就开始起床忙
活起来。而我和几个哥哥在大伯爸爸叔
叔的带领下前往院里(族人)各家拜年。

我们从村子一头开始，凡是长辈
就要登门拜年问好。家里老人告诉我，
在附近别的村子这样形式的拜年很少
见了。这些年来，村里出去工作的人
多，在家的人越来越少。时间久了，好
多小孩、新媳妇和村里长辈互不认识，
通过这样的拜年，村里的老少爷们还
能熟络原来的感情，所以这样的拜年
就这么一直延续了下来。

由于雾霾天的严重，不少城市燃
放烟花爆竹越来越少，可随着农村人
的生活越来越富裕，过年燃放烟花却
成了不少农村人炫耀的一种方式，那
个记忆中的蓝天、白云、绿水的家，似
乎真的距离我们很远了。

年前腊月二十五，和往年一样，我
开始了焦心、兴奋又煎熬的回家旅程。
爸爸、妈妈、弟弟，加上新进门的弟媳
妇，五个人挤在车里。回去的路上，又
开始了像往常一样听他们向我诉说着
这一年乡里乡亲们发生的事情。

村里私家车的增多，停车成了难
题，原有的小巷小道，根本无法将“硕
大”的汽车开回家，不少人只能将新买
的车暂时存放在靠近马路的邻居家。

在城市不断减少烟花爆竹燃放的
同时，却成为农村炫富的一种标志，哪
家燃放的多，甚至能成为身份的象征。
20多年前，村里只有少数人家燃放烟
花，大部分只燃放鞭炮，而今天，一半
以上的村民开始燃放。大年三十晚上7

时开始，此起彼伏的烟花，成为唯一将
大人和孩子从家里引出家门的时刻。

城里娃迷恋老家
本报记者 王乐伟

地点 乐陵市

“赶紧起床，回老家。”大年初一早
上六点钟，弟弟就开始招呼睡得正香
的我起床，生怕我耽误他回老家的时
间。我暂且把14岁的他当做城里娃，可
能因为平时鲜有时间回去，对于过年
这样的机会，让迷恋“回老家”的他无
比兴奋。

因为家里生意的原因，每年春节
都是年三十下午开启回老家的路程，
坐在车上的弟弟，看到此景更是按捺
不住要回家的急切心情。

弟弟过了年就14岁了，几年前就被
爸爸和叔叔带着参与年初一的拜年。按
照村里的习俗，凡是能扯上关系的，都
要拜一遍。弟弟每次拜年回来，他都要
跟在家候着的我和妹妹大讲特讲，去了
谁家，见到了什么人，路上看到了什么。

对于弟弟来说，在老家他可以肆
无忌惮地跑，找同龄的孩子放鞭炮。除
此之外，大土灶、菜园、各种家禽，在他
的眼中，或许都是新奇的，对于住久了
单元楼房的他来说，到了老家，才能感
受到过年的喜庆气氛，才能真正的“接
地气”。大概，这就是这个城里娃迷恋

“回老家”的原因吧。

虽然早已搬到县城居住，
但逢年过节必回老家的传统
一直没变。我的老家在距离乐
陵市区10公里外的一个小村
庄，从我记事起，这里就生活
着千余口人，到初二转学离开
直至现在，这里依然还是千余
口人。

腊月二十九一大早，和爸
妈驱车回老家过年，沿去年新
修的枣园旅游观光路七折八
拐，15分钟后到达村头。未曾
想，此时的小村庄早已热闹非
凡：只见村头各家门市店前停
泊着看起来刚刚挂牌不久的

各种款型小轿车，进入村子的
十字路口更是堵得水泄不通，
准备进村的人只好开着车或
跟着车队一步步挪行，或挤在
边上，听着热心村民的指挥，
不知该向前还是退后。原本几
分钟就能走完的路，硬是堵了
40多分钟，村内不宽的街道两
侧也停满了车。

“村里家家户户原来就
靠这树上的小枣收成，这两
年粮食年年涨钱，枣的价格
却总是不高，辛苦一年也从
枣树上捞不下几个钱。”小村
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出家

门，到北京、天津、济南、上海
等地做生意、打工。最直接的
表现便是，春节期间一辆辆
悬挂着“京”、“津”、“沪”、

“冀”和省内其他地市牌照的
私家车在村子里穿梭。听村
里的长辈聚在一起闲谈盘
算，仅这个春节，村里又新增
了50多辆私家车。

看着日益增多的车辆和
日渐“消瘦”的村庄，我的内
心隐隐有一种伤痛。记忆中
的春节，我也几乎每年都在
重复着同样的尴尬：走在熟
悉的街道上，看到的只是熟

悉的老人和叫不出名字的长
辈或新媳妇。已经找不到几
个和我同龄的儿时伙伴。我
知道，我所熟悉的他们和我
一样，一个一个都已经从这
个村庄走了出去。

村庄还是那个村庄，不同
的是小村庄的私家车大量云
集，通往村庄的路越发拥挤；
通向外界的两条主干路更加
平坦宽阔，走出村庄闯荡的人
越来越多。我祈愿小村庄越来
越富足，富足到足够留住每一
颗外出寻梦的心，留住淳朴的
情感和熟悉的乡音。

已已找找不不见见童童年年的的故故乡乡
本报记者 徐良

地点 夏津县雷集镇

春节假期，走在暖冬的村
子里，麦芽蠢蠢欲动早早放
绿。可是，原来的池塘没了水，
原来的树林盖起了新房，原来
的河沟丧失了生机，原来的小
学 变 成 了 破 烂 不 堪 的 瓦
房……

村子里的留守儿童们同
父母团聚后有些兴奋，到处狂
奔着放鞭炮，显然，这个村子
已属于这帮孩子。在这个村子
里，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
秋冬，这里有我美好的童年。

曾经满是清水的池塘变
成了大土坑，再也没有了“缘
木求鱼”与冰球比赛。春天我
们从妈妈那里讨来零钱去买

鱼钩儿，爬到那棵把身子歪到
水面的柳树上，放下鱼线，“缘
木求鱼”，没有鱼竿，用馒头当
鱼饵，我们却很快乐。等到冬
天，下雪了，我们会从池塘边
滚几个雪球，推下池塘砸开冰
面，从家里偷来二踢脚，听它
窜入冰下后奇怪的爆炸声，我
们还用二踢脚吓树颠上的鸡，
炸黑洞洞的老鼠窝……我们
还会去冰面上抽陀螺，去玩儿
后来电视上称之为冰球的游
戏。

不知不觉走到儿时的小
学，大门窟窿里已容不下我这
个成年人的身体，仅有两间教
室的它如今已经变成了危房。

沙土堆和砖头是我们在校唯
一的玩具，后来我们把它发展
到了校外，我们在沙土里装着
午餐“搞运输”，哼着儿歌“开
隧道”，还挖下大大小小的陷
人阱。

那年深秋，我们终于将陷
人阱挖到了乡亲们的打水路
上。直到我们撒完最后一把干
土，配合默契的村东老光棍儿

“吱呦”着水箱吐着自由的烟
圈儿走了过来，“哎呦”一声之
后，老光棍儿人仰桶翻。他拉
下脸，猛地站起，可是，要“追
杀向前”的意识已无法决定

“腰疼腿青”的物质。老光棍已
不在人世，挑水井里也没了

水，黑洞洞的被填了柴草。
围着村子走一走，有些

累，但让我想起了童年，是小
伙伴儿们玩耍的面孔，是转了
一圈又一圈却总转不烦的那
个村庄，是村庄外那片可怕的
坟地与遥远的河水……我和
童年不可能再见了，是我无情
地伤害了它，后来，连同这座
村庄也悄悄变了模样。

嘱咐好母亲别忘了往锅
底下埋上块儿红薯，我去上学
了。

母亲从没忘记过往锅底
下埋上块儿红薯，而我渐渐地
忘记了扒开那神秘的锅底
灰……

3月1日，天气晴好，阳光温暖，气温明显回升。许
多捕鱼爱好者在四女寺水利枢纽附近河内撒网捕
鱼，为四女寺风景区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本报记者 王小会 摄

2月24日大年初六，许多游子选择这一天返回奋
斗的城市工作，各条高速公路迎来了返程最高峰。
京台高速上，从泰安到济南堵成一条“龙”，车灯
排成的长队望不到头。 本报记者 王小会 摄

人在堵途

开春捕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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